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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周刊人

去年秋天，去美国洛杉矶游玩，
在朋友住处附近的一个公园散步。
余晖点染着傍晚，在枝丫、湖面洒下
一片柔光。

途经湖畔，两辆自行车、一
个少年、一个男人映入眼帘，只
见少年手指远方，一派悠然。

我无从得知他们的关系，不
过，我猜测是下班后的父亲陪伴
孩子骑自行车，陪伴他成长……

陪伴的记忆是一个个瞬间的
叠加。我们或许忙着努力，忙着成
长，但请不要忘了相互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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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杯茶文周刊人

【横眉冷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爱伦·坡的鼻子
上 世 纪 七 十

年代中，看过一部
电影叫《决裂》，其

中两个细节永远记住了。一个是，
上大学不用考试，凭手掌的厚茧录
取。所以，看电影后忍不住摸了一
下手掌，看是否有资格上大学，好
离开农村回城去。另一个是，著名
的《马尾巴的功能》，教授在课堂
上讲述马的尾巴究竟有什么用
处。饰演教授的是著名演员葛优
的父亲，那表情真让人捧腹不止。
不过，对于广东人来说，粗壮的尾
巴的确是值得研究的，比如牛尾和

猪尾，本身就是一种美食。想来，
马尾巴一定也好吃？

大概是这个原因吧，一接触到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竟然记住的
是《出名》这一篇，故事讲“我”如
何以研究“鼻子学”而获得巨大的
名声。

爱伦·坡的小说就充斥着各种
“少女加死亡”的离奇阴冷凄艳的
情节。读他的小说，因为有恐惧
感，所以，比作家所谓的“格言”要
有印象。比如，少女复活，美丽的
幽魂在田野或古堡里晃荡，夜晚在
梦中狂奔，等等……死去的少女，

给埋掉了，居然，两天后复活，徒
然在棺里挣扎。数年后，忽然开
棺，一具少女的骷髅，用尽了全身
的力气，猛扑过来……

如此离奇的想象力，估计爱
伦·坡是用鼻子而不是脑袋来构思
的。所以，他就把小说彻底地生活
化了，并让自己死于非命。不是被
谋杀，而是，不清不楚，昏迷之中，
抽搐时刻，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估计他早就用自己巨大的鼻子嗅
到了死亡浓烈的气息，所以，人也
就顺着这气息走了过去。对于死
亡来说，鼻子显然是先导！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拒绝流行】

只要爆款不要脸？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含英咀华】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文学的“代际”关系

一个朋
友 报 了 网

上某个“公号写
作和新媒体技巧培训课”，听
了几节课后，她感慨地说：发
现 教 人 写 公 号 ，秘 笈 就 是

“偷”。朋友感慨时，还附了一
张课件配图，真让人大开眼界
并目瞪口呆，这不就是教人

“偷”吗？缺什么“偷”什么，缺
框架，百度思维导图；缺观点，
知乎关键词；缺金句，百度金
句；缺案例，百度案例、故事；
缺数据，搜报告、数据；缺趣
味，加上电影片段；缺深度，百
度学术搜专业期刊、论文。

什么都缺，你写什么文
章？观点是文章的核心，缺
观点，你拿什么写文章？缺
框架，框架是文章主干啊，没
框架竟然就敢有写文章的念
头？想起那个打麻将的段
子，这不是“三缺一”问题，这
是“一缺三”啊。这是拿了个
5000 块 的 波 音 飞 机 提 货 券
儿 ，就 准 备 去 买 波 音 飞 机
啊。这是刚相完亲就敢说

“成功了三分之二”，媒人同
意了，我同意了，女方还没同

意。这是两手空空脑子里什
么都没有、零基础写作、就准
备写公号变现啊。

这不就是洗稿宝典嘛。
自己什么都缺，空手套白狼，
怎么把别人的东西洗成自己
的，拼凑成一篇爆款文章。
洗框架，洗观点，洗金句，洗
数据，洗桥段，洗深度，偷偷
摸摸见不得人的事，被某些
新媒体公号写作培训当成堂
皇授受的技巧，可见烂到什
么程度了，不遮不掩，自己费
力洗的稿凭什么不能爆款？
只要爆款不要脸。

你的写作千万别被这种
新媒体技巧培训给毁了，写作
是由内而外的厚积薄发，是用
你的观点与别人的诚恳对话，
是给某种认知提供你的一块
有价值的拼图，是用你的“知
识金字塔基”积累撑起的思
考，是对提升观念水位的一种
思想贡献。你起码得先有90%
的干货，有思想主干，再借助
10%的技巧和他山之石去助力
传播。没有框架，没有观点，
没有金句，都靠知乎百度去
洗，这真的叫偷。

身居要
职的小姑日
理万机，天

天用餐时间依然埋首公文，
“咬文嚼字”当午餐。婆母担
心她罹患胃病，便常常为她制
作随时可以取食的饭团。

婆母用大母鸡、排骨、干
贝、黄豆等熬汤，几个小时
后，当浓汤飘送出勾魂的香气
时，以鸡油将白米炒香，加入
炸香的葱片和清香的香兰叶，
再渗入鸡汤，以慢火熬煮。米
饭煮熟后，黄澄澄、亮晶晶，
粒粒都好似有了生命，丰满而
又性感，即连袅袅冒着的烟
气，也意气昂扬地透着瑰丽的

“珠光宝气”，美不胜收。
接下来，便是搓弄饭团

了。婆母手脚利落地在掌心
里蘸一点水，把热腾腾的米
饭抓在手里，嵌入鸡肉丝，五

指灵活地一张一合，饭团雏
形初成，再以双掌均匀搓揉，
一球球结实的、饱满的、浑圆
的饭团，便完成了。酥香的
饭团，沉甸甸的，香气缭绕。

忙于公务的小姑，肚子一
饿，只要随手拈三几个饭团果
腹，便免去挨饿之苦了。这饭
团，可说是小姑的“人参果”。

享寿 89 岁的婆母去世，
大家悲恸难抑。有一夜，守
灵时，聊起往事，小姑初而哽
咽，继而痛哭失声：“记得吗，
妈妈常常给我做饭团；每一
个饭团，都留存着她双手温
暖的滋味。我多么、多么想
再尝尝妈妈做的饭团啊，一
次，只要再尝一次就好……”

当年，一个接一个地吃着
这些饭团时，怎么也不曾想到，
有一天，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
竟然会变成永难实现的奢望！

妈妈做的饭团

想起一个细
节，曾经在编小

说的时候，遇到一段小
说里引用的语录需要核对，我
正在网上检索的时候，年长于
我的肖元敏小声唱了一下语录
歌，然后确定了小说里那段描
述的对错。也曾经读到过评论
家黄子平对陈村的短篇《我的
前半生》的评述，他说小说全部
用他们那代人唱过的歌的歌词
连缀而成，他一下子就感受到
了，“能够与时代拉开距离，能
够感受时代光束的人，才有资
格被称为当代人。恰恰因为我
们背负着那些唱过的歌、说过
的话，我们能穿越语言，感受时
代的黑暗之光。”

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代际更
迭，经常被拿来讨论，曾见作家
艾伟谈到，“经历了两个时代，
一个我叫它‘革命的年代’，一
个我叫它‘经济的年代’。这两
个年代表面上看来是截然相反
的，……但它们背后的逻辑其
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更
大的历史去看，我们在同一历
史意志之中，是同一代人。”

在编辑王安忆的《一把刀，

千个字》的时候，我的一位年轻
同事听我说到这部作品以及她
的《叔叔的故事》与《启蒙时代》，
过了两天，他说他去找《启蒙年
代》，但没有阅读动力。当时让
我非常讶异。我想，出生于上世
纪六十年代的我，跟五十年代作
家应该是一代人，但阅读文学作
品，有这样明显的差异吗？就这
个问题，我问过王安忆，她说她
个人是不太重视所谓文学的“代
际”关系，因为从文学史思想史
来看，100 年也许都算一代人。

“阅读确实需要共情，除去《启蒙
时代》写得不够吸引人的原因，
可能还有一个社会性的原因，那
就是，我们的共情在这个猝变的
时代里，越来越狭窄，狭窄到只
有‘我’一类生活。九十年代，青
春写作兴起，李庆西说，倘若人
只读自己同代人的作品，前途是
危险的。然后，两千年到了，至
今，又过去二十年，当年的青春
写作已经被抛到中年，前浪变成
后浪，‘共情’又要更新，读者又
要轮替。我理解，李庆西说的不
幸的前景是没有积累，产出的同
时即被消耗，再产出，再消耗。
这可能更是时代的划分。”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书刊常有这
样的介绍：学者

金某某为美国匹茨
堡大学哲学博士（PhD）、江某某为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PhD）；履
历所示，许许多多的学者都是哲学
博士。什么时候哲学这学科如此
火红大热，这么多学者都研究人生
观宇宙观来了，都研究苏格拉底克
尔凯郭尔老子熊十力等等的思想
来了？虽然钱锺书在小说中曾对
哲学系的师生加以挖苦，大学里的
哲学研究当然重要；然而，对不起，
说某某学者是哲学博士，说法十九

是误导人的。辨误之前，我们先要
了解“哲学”（philosophy）的词源。

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名字中常
有philharmonic 一词。这词源于希
腊文，phil是爱好之意，harmonic是
声音和谐悦耳之意；philharmonic一
般中译为“爱乐”。例如，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中译为“伦
敦爱乐乐团”。英语的 Doctor of
Philosophy（简称PhD），其中philoso-
phy 正是来自希腊文，乃“爱好”
（phil）加上“知识智慧”（sophy，so-
phia），意思是“爱智”；至于这里的
doctor，则指很有学问的人。Doctor

of Philosophy 是“爱知识智慧的很
有学问的人”，也就是“博士”了。

换言之，“哲学博士”的“哲学”
二字赘，而且引起误解，以为这个博
士是从哲学系取得学位的。所谓某
大学的“哲学博士”，妥当的说法应
是：某大学某学系的博士，如物理学
（系）博士、社会学（系）博士、哲学
（系）博士。如果只说某大学的博士
也可以，不过，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得
的是哪个学系的博士学位。

Doctor of Philosophy（简 称
PhD），其精准中译是“博士”而非

“哲学博士”。

人生的三个阶段
很 多 人 对 人

生的重要阶段都
有描述，最著名的是

孔子所谓的“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人
生特征，今天已经成为某个年
岁的代名词。近日读北宋诗人
汪洙的《喜》：“久旱逢甘雨，他
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
名时。”如果我们将后三句的顺
序重排，就会发现实际上所说
的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

金榜题名时：这在古代是
事业的开始，而今天仅仅是学
业的开始！学业的开始，意味
着崭新人生的开始。

他乡遇故知：人在求学的
时候，往往会经历在异域他乡
的生活、学习的情况，也只有在

他乡，人才会有自我身份的认
同！

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特别重
要的阶段，人开始从一个依附于父
母的孩子，成为了独立的人。

不只是在中国文化中，在西
方传统中，也将婚姻作为七圣事
之一。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一个
人来讲，关键的不仅仅是纵向的
家庭的关系，也包括了横向的夫
妻关系，也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
朋友！最根本的是知道自己要
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了！我想这
也是为什么，1784年在启蒙运动
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康德要发
出Sapere aude（敢于求知）的呼
喊! 希望人类走出其未成年状
态。“洞房花烛夜”意味着一个人
已经足够成熟，可以不再依赖父
母的权威生活，可以自己找到自
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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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陪伴
□图/文 特蕾西

“哲学博士”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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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征文

□陈乐中卜卜斩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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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有一种普遍都喜
欢的食材——乌榄制作的榄
角。它是粤菜中蒸鱼的上乘
配菜。我是增城人，增城乌
榄树颇多。乌榄的美味，其
实不仅在于榄肉，还有“五仁
月饼”里的榄仁。

半个世纪前的一个中秋
节前夕，外公送来两个月饼，
一个莲蓉月，一个五仁月。
中秋节那晚，妈妈叫齐家人
一起“拜月亮”，然后将两个
月饼各分成八小块，大家分
着吃。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早
就口水直流，但年龄最小的
我却没有哥哥姐姐们出手
快，只拿到一小块莲蓉月饼，
不由大哭起来。妈妈一问缘
由，才知道我是想吃一口五
仁月饼。大姐听见了，便从
嘴边分出一小块给我。我一
口咬下去，榄仁的独特香气
瞬间在嘴里散开，我感觉这
就是人间“最美味”了。

但 如 今 再 看 到 五 仁 月
饼，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
那时候每当夜色降临，家家
户户便响起的“卜卜”的斩榄
核声。

榄仁虽香，要从榄核中
取出却不易。以前生产工具
落后，取榄仁全靠手工，但为
了增加收入，家家户户都会
斩榄核取仁。母亲总爱带着
几个儿女围坐在一只装满了
榄核的大簸箕边，边斩榄核
边聊天。每人面前摆个二尺
高的小木桩，用手拈起一枚
坚硬、溜滑的榄核放上去，挥
动着手中厚重的刀灵巧地落
斩，一粒粒榄仁便脱落出来，
很快堆成一小堆。

这活看起来简单，做起
来却不容易，很讲究技巧和
力度。尤其是一刀斩下时，
要对准位置，巧用暗力，刚好

把榄仁震出来。不能用力过
猛，否则榄仁会断，残留在榄
核里的榄仁就得再用针挑出
来，不但费时费工，影响效
率，断的榄仁太多，交货时还
要扣工钱的。我记得那时是
三块钱斩一担榄核，一担榄
核 100 斤却只能斩出 5 斤左
右的榄仁。只有特别熟手的
人一天才可斩完一担，普通
人一天只能斩二三十斤。

母亲每天都要弯腰弓背
地斩到深更半夜。我心疼
母亲，也学着斩榄核，结果
有一次心一急，竟把手指头
给斩破了，鲜血直流。母亲
连忙给我包扎伤口，十分心
疼。但有一次我放学回家，
肚子饿得咕咕叫，看见饭台
上放着斩好的榄仁，忍不住
偷偷拿了几粒来吃，被母亲
发现，她却打了我一巴掌，
骂我：“我辛辛苦苦斩榄核，
你敢偷吃？到时候不够数，
我不但没有工钱还要赔钱，
你懂吗？”我当然知道自己
做错了，以后再也没有偷吃
过榄仁。

如今，机械化取代了手
工，千家万户手工斩榄核的
情景已成回忆。但我尝过那
新鲜榄仁的独特香酥味，至
今难忘，一家人围坐一起斩
榄核的“卜卜”声，也经常萦
绕在我的脑海。

我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做
办公室工作。一般来说，上午
坐在电脑旁干一会活儿，就会
站起来翻阅一下当天或近日的
报纸。每天报纸的数量品种很
多，既有当地的日报、晚报，也
有 好 多 种 专 业 报、安 全 报 ，等
等，一大摞子报纸上秤应该足
有好几斤重。平时也只能是看
看标题，对感兴趣的副刊，我倒
是 要 坐 下 来 读 读 有 意 思 的 文
章。看完后就随手把这堆报纸
扔进角落的大箱子里，过上一
个来月就可以让年轻的同事拿
去和他们的报纸一起卖掉，然
后买些零食啥的。

看报是看报，工作自然不会
耽误，我说的这些只是在工作不

忙或忙得太累时的间隙里读读报
纸。真的到了月底或准备会议材
料等关键时段，这些报纸几乎就
算白订了，根本没有时间看。于
是它们就会被原封不动地沉入箱
底。

细算起来，每年单位订这
么 多 的 报 纸 ，要 花 不 少 钱 的 。
大家都习以为常，估计各部门
也都像我这里一样，同事们只
是每天浏览一下而已，绝大多
数人是不会坐下来，一版一版
地仔细阅读欣赏的。据说以前
有的老同志确实读报认真，有
时还用铅笔勾勾画画。我在 10
年前就见过自己的老领导分门
别类剪过报。

但现在不同了，各种媒体太

多，上着班的人几乎都有微信和
QQ，智能手机也都能上网，平时
用于网上看新闻、读段子的时间，
总比看纸质报纸的时间长。记得
有人说过，纸媒体是上面有什么
你看什么，新媒体是你看什么就

有什么，这样的区别一下子就把
人们拉向了网络一面。再想一想
老领导的剪报，现在看来也有些
多余——如今有了百度、搜狗，想
知道啥就动动手指，都是太简单
不过的事情了。

我工作 25 年，在办公室近
15 年，基本上就是在被报纸包
围中过来的。近些年新媒体发
展飞快，但像我这样的中年人，
还是觉得读着纸上的东西舒服
些。

忽然有一天，确切地说，是从
今年 1 月份开始，单位因效益不
佳，不得不大幅压缩非生产性费
用，其中报刊订阅也在其中。上
班第一天，送来的报纸就一份当
天的日报，薄薄几页共 16 版，孤

零零放在那里。我拿起来不到
10秒钟就翻完了，觉得很是意犹
未尽，于是再拿起来，从一版要闻
细细看起，一直到后面的本地新
闻、文体、专刊、副刊等……忽觉
细读起来，这份报纸还是有些意
思的。以前以为这样的日报可读
性不强，即使翻阅也只是看看副
刊，现在细读起来，整体品位还是
不低啊。

于是很后悔以前轻看了它。
别的报纸应该也各有所长吧，可
惜我一直说不出各样报纸的特色
和优势，现在只剩下这一份报纸
可看，倒是能够坐下来细细品味
了。但这何尝不是坏事变成了好
事呢。

生活亦如此，因缺而珍惜。

一岁半的小孙女从广州来临
沂小住，可把她奶奶乐坏了。她
出生后这还是第二次来，上次来
时还不会说话，现在一口一声“爷
爷”、“奶奶”，喊得我和老伴两人
心里都甜滋滋的。虽然只住了短
短23天，小孙女每天都给我们带
来无穷欢乐。

小孙女很可爱，谁见到都想亲
她一口。可她似乎不乐意，谁亲她
一下，她一定要用手拍打一下被亲
的地方。有一次她奶奶包包子，她
非跟着一起包，学着奶奶揉面、擀皮
子、放馅……有模有样的，我情不自
禁高兴地亲了一下她的脸。没想到
她立刻用手拍打她的脸，拍得满脸
是白面粉。我赶紧拿出手机录了下
来。她倒急着要看，一看到自己满
脸是面，自己也笑了。

小孙女和保姆感情较好，想
让人抱的时候，就找保姆。有一
天，保姆刚好有事，没去抱她，她
就腮帮都紧贴着地板地趴着，耍
赖不肯起来，还不停喊“抱，抱
……”为了哄她自己起来，我学着
她的样子，也趴在地板上，脸对着
脸瞅着她，她说一声“抱”，我就连
说两声“抱”。不一会，小孙女就
不好意思地爬起来了。

她奶奶一早就期待能够抱着
孙女到处玩儿。那天去科技馆，
她故意不让保姆跟着，边“诱惑”
孙女说带她去一个好好玩的地
方，边抱着孙女就出门上了车，也
不管孙女一直哭着喊“阿姨”。小

孙女哭了一会儿倒是不哭了，到
了科技馆玩得还很高兴，好像忘
了保姆，这让她奶奶很高兴。下
次她奶奶又如法炮制，带小孙女
出门了。结果小孙女一直不愿意
自己走，抱着她奶奶的脖子不松
手。她奶奶好久没抱孩子了，看
得出来，累坏了。我哄小孙女说：

“让爷爷抱抱吧。”可小孙女只是
摇头。好在一路遇到熟人，打招
呼时，大家都夸小孙女长得高、长
得漂亮。她奶奶听后非常自豪，
好像也忘了累，后来还抱着孙女
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哪人多就往
哪去，直转到院里都没有人了才
回家，还真是“累并快乐着”啊。

小孙女喝奶粉时，则是她喊
爷爷最频繁的时候。那天我冲好
奶粉送给躺在床上的小孙女，保
姆喂她喝，她奶奶在一旁给讲故
事。本来我想坐在床边看她喝奶
粉的样子，可是小孙女不让我看，
直说“爷爷，拜拜”。我只好起身
离开，可走到门口，她又喊“爷爷，
来”，我一返回，她又说“爷爷，拜
拜”。她喝那一瓶奶，就喊了我七
八次“爷爷”，还指挥着我来回
走。我居然也心甘情愿，心花怒
放地任凭她指挥。

那些天，每天我上班离家时，
她就会叫一声爷爷，打个手势说

“拜拜”；我下班回到家，只要喊一
声“小孙女哪”，立刻就有一声“爷
爷”应和着……什么是天伦之
乐？这就是天伦之乐吧。

多 年 前 阅 读 鲁 迅 散 文
《雪》，文 中 提 到 蝴 蝶 ，虽 说
“确乎没有”，我却感觉在眼前
点亮了一盏灯，仿佛看到雪中
有 蝴 蝶 在 真 实 地 翩 翩 飞 舞 。
忽然又觉得，那只是纷飞的无
数 雪 花 ，犹 如 蝴 蝶 在 空 中 起
舞，却一个个如小精灵般在我
的心灵登堂入室，如梦幻般闪
耀光芒。从此，我对“雪蝴蝶”
有了向往。

后来遇到一位微信名称叫
蝴蝶雪的。名字总让我感到淡
淡忧伤，又不失风雅之趣。雪
是冷的，更可以说是寒，但蝴蝶
却在那纷飞的寒意中散发着热
情与温暖，我能感觉到那颗心
灵的渴望。

砖雕里的雪蝴蝶，我是在
徽州老宅的院落里见过。那家
主人说，这是雪蝴蝶，清乾隆年
间的砖雕匠人刻的。我听到砖
雕匠人四个字时，竟会感到心
痛，那优美而充满沧桑韵味的
砖雕极品，透过悠远的时光缝
隙，传达给我历史纵深感里的
沉思与忧伤。那沉思，纷飞如
蝴蝶般在开阖我的梦境，梦里
的忧伤，似乎是在为砖雕匠人
而歌，那是一首触动灵魂的歌。

另一次，在云南一家翡翠

专卖店里，导游与店家沆瀣一
气，让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
人挑了一件价格不菲的翡翠，
美其名雪蝴蝶，其实翡翠的品
质较为一般。我想，那女人必
是听了“雪蝴蝶”的字眼被感动
了，才被两位巧舌如簧的人劝
动 了 心 。 她 掏 钱 的 姿 势 很 优
雅，像优雅的雪蝴蝶一样，仿佛
掏出也是让人心动的雪蝴蝶。
我无言，我想人的心灵之魔，就
是如此奇怪，为了渴望，为了美
好，一切都化为了虚幻中的心
安理得。

再后来，读过诗人陈所巨
的 散 文《雪 蝴 蝶》。 文 中 的

“ 无 数 白 蝴 蝶 翩 翩 飞 着 ，在 铁
灰 色 天 穹 ”，阵 势 庞 大 ，呈 现
一 方 壮 观 景 象 —— 我 想 作 者
心 中 希 望 有 的 一 只 小 白 蝶 ，
其 实 也 是 魔 幻 的 ，是 心 境 之
物 ，犹 如 被 人 喜 爱 的 单 纯 一
些 的 东 西 ，“ 白 白 的 ，纯 洁 无
邪 ，发 出 单 纯 的 罕 见 之 光 ”。
而 作 家 吴 光 辉 的 散 文《蝴 蝶
雪》中 ，所 描 写 的“ 随 着 那 如
泣 如 诉 、委 婉 幽 咽 的 箫 声 ，白
色 的 蝴 蝶 愈 聚 愈 多 ，纷 纷 扬
扬 ，遮 天 蔽 日 ，犹 如 漫 天 大
雪”，全然又是另一种场景。

吴光辉的《蝴蝶雪》中，结

合对历史动荡不安的陈述，尤
其 是 对 明 朝 嘉 靖 年 间 黄 河 又
一次决堤成灾的展示，让人体
会 到 惨 绝 人 寰 的 生 存 苦 难 。
其中一个五口之家，在一瞬间
烟消云散，那摇撼心间的悲凉
与苦痛，再一次引来了无数只
白色蝴蝶，在大水过后的高台
四 周 缭 绕 、飞 翔 ，久 不 离 去 。
许 多 人 认 为 ，这 是 大 禹 显 灵 ，
纷 纷 扬 扬 的 蝴 蝶 雪 ，奇 特 如
雪 ，铺 天 盖 地 ，在 神 秘 纷 飞 的
蝴蝶雪里，大禹的灵魂好像还
在四处奔波，师旷的箫乐仍然
余音缭绕。

根据迟子建长篇小说《额
尔 古 纳 河 右 岸》中 描 述 ，白 蝴
蝶在夏天越多，冬天的雪就越
大 。 写 到 白 灾 ，也 就 是 雪 灾
时，雪野苍茫，天地冰封，那驯
鹿找不到苔藓与蘑菇吃，就会
饿死了。人也一样。妮浩这样
一个美丽的女人，光脚踩雪成
了萨满——神灵的化身，救世
治 病 ，无 所 不 能 。 在 我 看 来 ，
迟子建的文字里透射出来的灵
性 、沧 桑 与 生 命 关 爱 ，就 像 圣
洁的光，像菩提树上神圣的星
星 ，也 点 亮 了 雪 夜 温 情 ，点 亮
了我心灵深处那白蝴蝶般漫天
飞扬的梦。

雪蝴蝶与蝴蝶雪
天伦之乐 □刘福国

□晨思

珍珍惜惜

□鲍安顺


